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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从跨语言的角度看，量词系统和数标记在世界语言中通常呈互补分布。根据“SGS原则”(Sanches-Green⁃
berg-Slobin Generalization)，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因此一个语言或有量词系统，或有数标记系统(Green⁃
berg 1972)。据此，人类语言可以分为“量词型语言”(classifier language)和“数标记型语言”(number-marking lan⁃
guage)等不同类型。汉语普通话就是典型量词型语言，而英语为数标记型语言，这两个语言基本符合 SGS原
则，如(1-2)。

(1)a.三个学生

b.*三个学生们

(2)a. three students
b. *three student

但是，甘青汉语似乎可以违反SGS原则，该区域内很多语言的量词可以和复数标记“们”共现。如(3-5)所
示，“数+量+名”或“名+数+量”结构中的名词可以使用“名+们”这一复数形式。

再论量词和复数标记不共现原则
——从甘青汉语说起

李旭平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甘青汉语(以临夏话为主)中复数标记“们”和数量短语的共现现象，重新诠释这

些方言里“们”的语义性质和使用限制。根据Sanches-Greenberg-Slobin原则，量词和复数标记在句法上往往呈

现互补分布。甘青汉语的表现似乎违反了SGS原则，问题应该源自“们”。不同于普通话，甘青汉语的“们”有

三个突出特点：1)“们”几乎能附缀所有名词；2)“N们”具有三分歧义：仅表复数、仅表单数、兼表单复数；3)“N
们”既可以是有定也可以是无定。就其语义而言，本文提出，甘青汉语的“们”是一个“包括性复数”(inclusive
plural)标记，“N们”所指谓的集合包括原子个体和复数个体，不同的语用策略能够阻断其中的单数或复数解读

(Krifka 1989；Sauerland 2003)。关于“们”和数量短语的共现问题，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们”是修饰型复数标

记，而非核心型复数标记，并且它们直接作用于限定词短语DP，因此“们”可以对不同类型的DP短语进行操

作，其中包括数量短语、指示词、专有名词、疑问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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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夏话“(数)量+名+们”或“名+们+(数)量”

a.这个老先生的学问大得凶，屋里进去□(ʂʅ])尽是些书们。

b.路边边上树们种下几个。(《临夏方言》1996：171)
(4)甘沟话“名+们+数量”

a.笔们三个拿着来。(拿三支笔来。)
b.鸡儿们三个宰了。(杀了三只鸡。)(杨永龙 2014：251)

(5)西宁城东话“数量+名+们”或“名+们+数量”

a.今儿开发区里来了五个市上的领导们哪。(今天开发区来了五个市领导。)
b.傢们家里娃娃们三个有俩语气词？(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吗？)(安丽卿 2019：67)

本文通过考察甘青汉语中(主要以临夏话为例)量词和复数标记的共现情况，希望弄清这些语言中复数标

记“们”的语义特点，以及光杆名词N和“N-们”之间的分工，并最终解释SGS原则在甘青汉语中的适用性和合

理性。

文章主体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介绍SGS原则，并考察汉语普通话和甘青汉语中复数标记和量词的共现

情况。第3节描述甘青汉语中“们”的不同用法和语义，并从语用角度尝试解决所谓“‘们’表单数”的问题。第

4节从句法角度讨论“们”的位置以及甘青汉语中SGS原则的合理性。第5节为全文结论。

2.量词和复数标记不共现原则：与汉语相关的事实

本节我们对Greenberg(1972)等人提出的 SGS原则进行介绍，然后考察该原则在不同语言中的具体体现。

我们将指出：1)普通话虽有“这些孩子们”这样的例子，但它们不违反该原则，因为“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复数

标记；2)甘青汉语中的“们”是一个复数标记，它可以和数量短语共现，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论证它是否违反

了SGS原则。

2.1 SGS原则

SGS原则由Greenberg(1972)以及Sanches和Slobin(1973)分别提出，即一种语言如果使用数量词作为其基本

的表量形式，那么该语言的名词则没有专门的复数标记①。

Allassonnière-Tang和Her(2019)指出该原则可以分别理解为强互补原则或弱互补原则。所谓强互补原则

是指一个语言只能要么有量词系统，要么有数标记系统。从世界语言来看，该原则并不成立，因为世界上很多

语言既没有量词也没有数标记系统，比如北美的Dëne语、澳大利亚的Yidiny语和Yingkarta语等②。冯胜利

(2016)也指出上古汉语既没有量词也没有复数标记。所谓弱互补原则是指一个语言如果同时有量词系统和数

标记系统，那么两者用法是互补的。亚美尼亚语兼有量词和复数标记，但两者不共现。如(6)所示，亚美尼亚语

可以有三种方式来表示“我有两把雨伞”。

(6)亚美尼亚语(Borer 2005：117-118)
a.无量词，无复数标记

Yergu hovanoc uni-m.
二 雨伞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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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量词，无复数标记

Yergu had hovanoc uni-m.
二 把 雨伞 有—我

c.无量词，有复数标记

Yergu hovanoc-ner uni-m.
二 雨伞—复数 有—我

d.*有量词，有复数标记

*Yergu had hovanoc-ner uni-m.
二 把 雨伞—复数 有—我

Borer(2005)提出，汉语的量词和英语的复数标记-s占据同一个句法位置(如量词核心Cl0)，表示“切分”

(DIV)功能，即两者均能对名词的语义进行操作，将名词的指谓进一步切分为个体。因此，量词和复数标记在句

法上是一种互补关系。

(7)a.三个学生

b. three students

但是，甘青汉语的量词和复数标记是可以共现的，这好像并不符合SGS原则的弱互补诠释。韩语也有类

似的现象，它的量词和复数标记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短语中(Kim and Melch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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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普通话中量词和“复数标记”共现的可能

汉语普通话是一种典型的量词型语言，量词必须强制性出现在数词和名词之间。同时，汉语有一个使用

较为受限的复数标记“们”，它只出现在表人名词后作复数后缀(关于其性质，参看李旭平(2021)相关综述)。
很多学者(吕叔湘 1944：20；赵元任 Chao 1968：524)都注意到，普通话中数量短语和复数标记“们”不共现，

如(8)所示。

(8)a.只有孩子(们)来了。

b.只有三个孩子来了。

c.*只有三个孩子们来了。

但是，同样表示数量的“些”似乎是个例外。普通话中“一些+名词”和复数标记“们”共现的接受度要比

“*数词+量词+名词+们”高得多，尤其是“这些/那些”等有定表达和“们”的兼容性更强③。请比较(9-10)：
(9)a.???/*我去叫一些孩子们来帮你。

b.??我认识一些上海来的孩子们。

(10)a.这些孩子们是上海来的。

b.我认识那些上海来的孩子们。

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孩子们”是否对“量词和复数标记不共现”这一原则构成反例？

李艳惠(1999)区分了两个“些”，其中“一些”的“些”是一个复数量词，而“这些/那些”的“些”则是专表复数

意义的一个指示词后缀。区分两者的其中一个证据在于，“一些”不能和其他量词共现，但是“这些/那些”似乎

可以，如(11)所示。因此，“这些孩子们”并不违反SGS原则。

(11)a.校长买了?一些个书/*一些本书送给你。

b.校长买了那些个书/ ???那些本书送给你。

Allassonnière-Tang和Her(2019)认为，普通话中“这些女孩们”的“们”是一个集体标记，不是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复数标记，因此谈不上对SGS原则的违反。张谊生(2001)指出，普通话中的“们”是表示多种类别“群体”特

征的表义手段，而非“复数”语法范畴的构形方式。李旭平(2021)提出，汉语普通话的“们”的语义功能为最大化

算子，这明显区别于英语的复数标记-s表示加合算子这一语义功能。正如这些观点所述，“们”的性质不能界

定为复数标记，那么普通话是否违反SGS原则就无从谈起。

2.3 甘青汉语中量词和复数标记的共现

甘青汉语均为量词型语言，但是其数量短语有语序上的差异。具体来看，青海甘沟话数量短语的语序为

“名+数+量”，临夏话数量短语的语序则为“数+量+名”，西宁城东话则兼有“名+数+量”和“数+量+名”两种语

序。与汉语普通话不同，这三个方言的数量短语均可以和复数标记“们”共现。我们将在第4部分论述，甘青汉

语的“们”是一个典型的复数标记，因此从表象看它和数量短语的共现确实违反了“SGS原则”。

杨永龙(2014：251)指出，青海甘沟话中数量短语和复数标记“们”可以同现，相应的语序为“名+们+数+量”。

(12)青海甘沟话“名+们+数+量”

a.老师们五个来了。(来了五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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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鸡儿们三个宰了。(杀了三只鸡。)
c.猪们八个养了，羊们六个养了，鸡儿们没啊。(养了八头猪，六只羊，没养鸡。)
d.笔们三个拿着来。(拿三支笔来。)

甘肃临夏话中“数+量+名”后也往往可以加复数标记“们”。(13)为我们自己调查所得的例子：

(13)甘肃临夏话“数+量+名+们”

a.三个尕娃们一挂都上学去了。

b.那五个树们一挂都砍过了。

c.这两个酒们喝上。

d.这两个故事们好听得很。

根据安丽卿(2019：67)，西宁城东话的数量短语既可以是“数+量+名+们”，也可以是“名+们+数+量”，两种

数量短语中的名词后均能出现复数标记“们”。

(14)西宁城东话“数+量+名+们”

a.那两个洋芋们吃上了赶紧学里去。(赶快吃了那两个土豆上学去。)
b.我把我那四个阿舅们扇风着没有啊。(我对我那四个舅舅很生气。)

(15)西宁城东话“名+们+数+量”

a.大夫们五个一挂来了。(五个大夫全来了。)
b.你包谷们八个煮上。(你煮上八个玉米。)
c.之两年钱儿们十万挣下了没？(这两年挣了十万块钱吗？)

莫超(2004)观察到在甘青汉语的外围地带，比如兰州市区及其周边的榆中、永登两地，也有类似的现象。

据本文审读意见，在白银地区也允许“们”与数量词共现，并且出现频率还不低。(16)为匿名审稿人提供的白银

话的例子④。

(16)白银话“数+量+名+们”

a.把一个纸板子们曼，能卖多少钱？(一个纸板子能卖多少钱？)
b.这简直是个驴们，哪是个人!
c.两个娃娃们给你能帮个啥忙？

d.买上五双手套子们就行唠。

e.这么些子活，叫上三个小伙子们个中哩啊？(这么多活，让三个小伙子来干能行吗？)
f.这么大的人唠，还跟一个尕娃娃们见劲着哩。(这么大的人，还和一个小孩子较真呢)。

雷汉卿(2008)指出，乐都话“名+们”后加量词“个”时表示单数意义，加上“些”时则可以表示复数意义。但

是，据雷汉卿告知，乐都话并不接受“羊们三个”之类的说法。不过，我们没有测试“三个羊们”结构的合法性。

(17)乐都话“名+们+量”

a.羊们个宰上。(宰上一头羊。)
b.雀儿们个抓上。(抓上一只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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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你到商店里醋们些灌上。(你到商店里灌上些醋。)
d.阳坡里青稞们些种给。(阳坡上种上些青稞。)

根据王双成(2015)，西宁话及其周边方言(包括乐都)有无定“个+名”和“名+个”两种形式，它们分别出现在

VO和OV语序中充当宾语。需要注意的是，“个名”可还原为“一个+名”，但是“名+个”之间不能插入“一”。因

此，我们不确定乐都话(17)中的“N们+个”和“N们+些”可否视为数量短语。

我们将在下文论述，甘青方言中数量短语和复数标记“们”的共现现象是由“们”的特殊性决定的。不同于

普通话的“们”作为一个集体标记和最大化算子，甘青汉语的“们”是一个真正的复数标记，但是它未必和量词

实现在同一个句法位置。

3.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的分布和意义

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有两个突出的语法特点：1)复数标记“们”分布广泛，对所附名词的选择较为自

由：它能附缀的名词不限于人称代词和表人名词，也可以是非表人名词，甚至可以是指示词和疑问词等其他词

类。2)“名一们”除了可以表示复数，也可以表示所谓的“单数”意义。我们将论证甘青汉语“们”的这些不同语

义解读可能是由于不同的语用机制在起作用，其本质是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

3.1 复数标记“们”的使用范围

名词复数化预设了可数性(countability)这一语义特征，即事实上复数标记的使用要求必须承认名词具有可

数性这一前提条件(李旭平 2021)。不同语言可数性在语法层面上的差异，可以体现为复数标记所能标识名词

类型的区别。这种跨语言差异具体表现为 Smith-Stark(1974)和Corbett(2000：56)等人提出的“复数标记层级”

(plural marking hierarchy)：言者＞听者＞旁者＞亲属＞其他人群＞“高等”动物＞“低等”动物＞离散物＞非离

散物⑤。该层级关系是一种蕴涵共性：如果某语言中的亲属名词有复数形式，那么其左侧的成员，如旁者、听者

和言者均会有相应的复数形式。

具体看来，汉语普通话的“们”只能附缀于表人名词之后，而英语的复数标记-s则通常与名词所表示个体

的离散性相关⑥。本节随后我们将看到，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则使用范围最广，它不仅可以后附于非离散

个体名词，还可以后附于抽象名词。这些语言复数标记的差异可以在以下层级系统得到体现：

目前对甘青汉语中“们”的用法和分布有很多的描述，具体包括甘肃境内的临夏方言(《临夏方言》1996)和
唐汪话(徐丹 2011)以及青海境内的乐都话(雷汉卿 2008)、甘沟话(杨永龙 2014)、贵德周屯话(周晨磊 2016)和西

宁城东话(安丽卿 2019)等。就“们”的附缀能力来看，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大。我们以临夏话为例，说明

图1 跨语言复数标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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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分布和用法。

根据《临夏方言》(1996：155-158)，临夏话的复数标记“们”可以出现在各类名词后，表示“量多”的复数

意义⑦。

(18)临夏话：表人名词

a.大年初三了嘛，爸爸们一呱请下，娘们也请下，我们坐的一会。(大年初三了，叔叔一辈的长辈请来，婶婶一辈

的长辈也请来，大家在一起聚聚。)
b.……，尕娃们吓者学里一呱不敢去者。(小孩被吓得都不敢去上学了。)
c.……，姨娘们一呱帮忙来这呢。(几个姨娘全来帮忙了。)

(19)临夏话：离散个体

a.教室里的凳子们一呱搬过。

b.山上种的庄稼们不多，多的是果树们。

c.……，鸡们多的死过了。

(20)临夏话：非离散物体

a.年跟前到了，肉们多割下些，油们都灌下些，酒们多倒下些。

b.城里的空气们不到我们乡里的新鲜……

(21)临夏话：抽象物体

a.年时秋里的收成们好得呱。

b.娃们的事成下了，尕独院住着呢，条件们好得凶。

根据我们的调查，临夏话的“们”除了出现在各类名词之后，也能附缀于疑问词、指示词等词类。杨永龙

(2014)也记录了甘沟话的“们”可以出现在疑问词和指示词之后表示复数意义。(22-23)为临夏话的相关例子。

(22)临夏话：“疑问词+们”

a.这是什么个们什么们？

b.今年你阿里们哪里们旅游去了？

c.你们/兀是阿一个们谁们？

(23)临夏话：“指示词+们”

a.这个们这些东西是我的。

b.兀个们那些是杭州来的。

当使用疑问词或指示词的复数形式时，说话人往往带有一定的预设，即所指涉对象为复数个体。比如

(22b)预设你旅游的地方不止一个；(22c)可以用于敲门的语境，说话人开门前预设门口站着的不止一个人。

3.2 复数标记“们”的单数解读

甘青地区的“们”除了表示复数意义以外，也能表示“单数”。雷汉卿(2008)明确提出，在青海乐都话，“名+
们”并不总是表示复数，还可以表示单数意义。如(24)中的“阿舅们、姨父们、娃娃们”都可以只指其中一个特定

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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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乐都话：“表人名词+们”表单数

a.阿舅(舅舅)们几年都没来过了。

b.姨夫们的家还远着哩。

c.娃娃们的话你嫑相信。

《临夏方言》(1996：157)提到，在“狗们啊喂上”“门们啊锁上”中，“狗”可以只有一只，“门”也可以只有一

扇。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也验证了临夏话“名+们”表示单数的可能性。比如，(25)中“表人名词+们”和(26)中“离

散个体名词+们”所指对象可以为复数个体或单数个体⑧。

(25)临夏话：“表人名词+们”表单数或复数

a.今个阿舅(们)一个或几个舅舅要来家里。

b.老师(们)一个或几个老师来了。

c.我认识的连手们一个或几个朋友走了。

(26)临夏话：“离散型表物名词+们”表单数或复数

a.我家的羊(们)一只或几只羊卖过了。

b.树(们)砍过了，麦子(们)割过了。

c.桌子(们)一张或几张桌子做好了。

此外，莫超(2004)也指出，兰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方言里，“们”所标记的名词可以表单数，如(27)所示。

(27)兰州话及其周边方言：“名+们”表单数

a.日头们把人晒坏了。

b.一个老汉们曼，说的那啥话。

c.你是个老师们曼，说话要文雅些。

针对上述甘青汉语中“们”的两种用法，徐丹(2011)提出西北地区的“们”要区分“真复数标记”和“准复数标

记”两种用法，其中后者指形式上带复数标记“们”，为复数名词(短语)，但是语义上却表单数的情况。

杨永龙(2014)则认为上述用法都是“们”作为复数标记的用法，包括不可数名词和比较抽象的名词后面加

上“们”也都表示复数。比如，“‘风们’指一阵一阵的风，‘冰们’指一处一处的冰”(杨永龙 2014：240)。对于那

些“复数表单数”的用法，他提出甘青汉语不是孤例，世界上其他很多语言也有类似的现象(Corbett 2000)。换言

之，甘青汉语中“们”的单数用法并不能作为“们”是复数标记的反例。

3.3 复数标记“们”的单复数意义的语用解释

我们认同杨永龙(2014)的观点，上述“们”的这些不同用法依旧体现了它作为复数标记的特点。我们提出，

甘青汉语的“们”只能是一个复数标记，它不在词汇和语法层面存在单复数的歧义或多义现象。所谓的“复数

表单数”或者“准复数标记”等情况是复数标记的一种语用解读，受到特定的语用机制制约。

关于复数的语义，学界历来有两种观点。Link(1983)和Landman(1989)都认为，英语复数标记-s的语义应

是一种“包括性复数标记”，但Chierchia(1998)则支持英语的-s是“排除性复数标记”的观点。前者包括了复数

和单数两种可能，而后者则只有复数解读。

··3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语言文字学 2023.4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以名词horse为例，其单数形式horse指谓一个由原子个体 a、b、c所组成集合(如(28a))，那么其相应的复数

形式horses所指谓的集合有两种可能：只由复数个体组成的集合(如(28b))或由原子个体和复数个体共同组成

的集合(如(28c))，其中前者为排除性复数，后者为包括性复数。

(28)a. [[horse]]：｛a，b，c｝
b. [[horses]] exclusive：｛a⊕b，b⊕c，a⊕c，a⊕b⊕c｝
c. [[horses]] inclusive：｛a，b，c，a⊕b，b⊕c，a⊕c，a⊕b⊕c｝

Krifka(1989)就明确提出，英语的复数标记-s是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在特定的语境下它可以有单数的解

读(Sauerland 2003；Farkas and de Swart 2010)。具体来看，英语的复数名词(如(29)中的 horses)在“向下衍推”

(downward entailing)语境中可以表示单数，包括疑问句(29a)、条件句(29b)或否定句(29c)等。

(29)a. Have you ever seen horses in this meadow?
b. If you have ever seen horses in this meadow, you should callus.
c. Sam has never seen horses in this meadow.(Farkas and de Swart 2010: 4)

(29a)中，哪怕“你”只看到一匹马，“你”也可以用YES作肯定回答。同理，(29b)中，即使“你”只看到一匹马，

“你”仍必须打电话告诉“我们”；(29c)中，如果Sam看到一匹马的话，该例句就不成立。在这些语境中，复数名

词horses所指谓的集合可以同时包括复数个体和单数个体，即“包括性复数”解读。

我们之所以平时觉得英语的复数标记-s只能表示复数意义，是因为英语中对应的单数形式存在语用上的

“阻断效应”，使得“名词-s”的复数意义得到凸现(Krifka 1989；Sauerland 2003)。
(30)a. Mary Saw a horse.

b. Mary saw horses.
以(30)中horse为例，其单数形式 a horse和复数形式horses之间有竞争关系。(30a)的单数形式 a horse表示

一个由单个个体组成的集合，单数义是这种表达形式的强制语义要求。这种现成的单数表达形式，会直接阻

断英语horses的单数解读，造成horses在一般语境下只有复数解读的表象。

因此，英语的复数标记-s是一种包括性复数标记，“名词-s”指谓一个由单数个体和复数个体组成的集

合。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审视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表单数的情况。

根据前文所述事实，甘青方言(如临夏方言)的“们”有三种用法：1)只表复数；2)只表单数；3)兼表单数和复

数。本文认为，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可以表单数或复数既不是一种语法层面的多义现象，也不是一种词汇

层面的歧义现象，而是“们”作为一种包括性复数标记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语用现象。我们以临夏方言的

具体事实来论证该观点。

我们认为，临夏方言的“们”是一种包括性复数标记，其语义应对应于(28c)，不同的语用条件下，其中的原

子个体或复数个体可以被阻断，由此获得上述三种不同可能的解读。

第一，临夏方言名词的光杆名词N和“N们”这两种形式在很多时候均能表示单数和复数两种解读，两者的

语义基本一致。

“有一个舅舅或者多个舅舅昨天来过”，都能让(31)中的 a、b两个例子成立。N和“N们”究竟是单数还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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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取决于具体语境。

(31)a.阿舅昨儿个来过了。

b.阿舅们昨儿个来过了。

我们将临夏方言的“们”处理为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符合基本的语言事实。类似(31)的例子中的用法也

应该是它最基本的一种用法。更多相关例子请参看(25-26)。
第二，包括性复数标记“们”的单数解读可以被“一个”阻断，凸显复数解读。临夏话的“们”只出现在光杆

名词之后，即“N们”形式，才能获得所谓的单数意义；但是在数量短语中，“们”只能表示复数意义。表示单数

的量化成分“一+量”只能与光杆N组合，不能与“N们”组合，如(32)所示；只有当数词大于一时，“们”才可以出

现在“数—量—名”之后，如(33)所示。

(32)a.*一个阿舅们/*一个尕娃们/*一个羊们

b.*一个树们/*一个橘子们

c.*一个水们/*一个面们

(33)a.我吃了三个洋芋们。=我吃了三个洋芋。

b.那三个尕娃们打架着哩。=那三个尕娃打架着哩。

(32)是对“们”可表单数意义这一观点的最大挑战。如果“们”在词汇层面有单数和复数的歧义，那么无法

解释为什么“们”不能和“一量”组合。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之所以在数量短语中只能表示复数

意义，是因为其单数语义被专职的单数表达“一个+N”排挤或阻断了。

第三，包括性复数标记“们”的复数意义也可以被阻断，从而凸显单数意义。事实上，这一点更加准确的表

述应是，光杆名词N和复数形式“N们”两者之间虽然语义一致，都能表示单复数，但是相较于光杆名词N，有标

记形式“N们”往往可以表示有标记意义，因此在(34-35)之类的语境中“们”的单复数意义不是核心的，反而是

各种附加意义才是“们”的表义所在。

临夏话中复数标记“们”也可附缀于表示唯一个体的名词(如“天、阿娘”等)或无单复数可言的名词，如“空

气、水”等表示均质物体的名词，此时复数标记“们”似乎没有明显表示复数的意义。

(34)我的阿娘(们)身体好着了。

(35)a.天(们)塌下来了。

b.那个路(们)远得很，去不哈。

c.乡里的空气(们)好啊。(乡下的空气好。)
(34)无论是否加“们”，“我的阿娘们”都专指“我的母亲”，(35)中“天们”的指称对象则和“天”一致。但是据

一些母语者告知，(34)和(35)中加“们”的名词形式分别带有尊敬或者夸张之类的语用意义。

刘星、敏春芳(2022：520)指出，表示唯一指称的名词加“们”后，往往表示一种“主观评价意义”，因此它们的

谓词往往是评价性谓词，不能是一种客观描述。请对比(36a)和(36b)中谓词的差异。

(36)a.日头们把人晒坏了/日头们干散得很。(太阳把人晒坏了/太阳特别好。)
b.日头(*们)啦月亮(*们)一搭里不出来。(太阳和月亮不会一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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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我们有必要提及印欧语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复数)代词的礼貌用法”。如

(37)所示，德语、法语等语言可以使用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来表示礼貌，比如德语的第三人称复数Sie、法语的

第二人称复数 vous均可表示“您”这一尊称形式。事实上，汉语也是如此，吕叔湘(1985)指出，汉语的尊称“您”

是“你们”的合音形式。

(37)a.德语

Konnten Sie bitte etwas rucken?
可以 他们您 请 一点 移动

‘您可以稍微挪一下吗？’

b.法语

êtes-vous Monsieur Sorbonne?
是—你们您 先生 索邦

‘您是索邦先生吗？’

c.您请坐!
Sauerland(2003)认为“礼貌原则”之所以可以阻断英语单数代词的使用是因为代词的单数形式自带“单数

性预设”，而复数代词，作为包括性复数的一种特殊形式，则无此预设，因此复数形式是一种更加语义中性的

表达。

就甘青汉语而言，“N们”和光杆名词N两者的语义基本一致，它们所指谓的集合都包含了单数或复数个

体，因此它们之间似乎并没有类似英语的竞争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从标记理论来看两者的竞争关系：有标记

的形式倾向于表示有标记的语义，无标记的形式倾向于表示无标记的意义(Horn 2001)。因此，我们姑且认为，

当要表示尊敬、夸张等有标记的意义时，“N-们”这一有标记形式或许比光杆名词N更加合适。

4.复数标记“们”与量词的共现：句法层面的解释

我们在第3节论证了甘青汉语中的“们”不同于普通话，它不是集体标记，也不是定指标记，而是在形态句

法层面运作的真正的复数标记。但是，我们应该如何使它与量词的共现在句法上得到合理的解释？

虽然普通话和甘青汉语都有“名词+们”这一形式，不过两者的语义不同。普通话的“名词+们”只能解读为

有定(李艳惠 1999；李旭平 2021)，而甘青汉语的“光杆名词+们”不具有定指性，它可以依据语境解读为有定或

无定。这是排除甘青汉语的“们”作为集体标记或有定标记的重要证据。(38-39)的临夏话例子主要根据雷汉

卿(2008)乐都话的相关例子进行相应调整并做了核实。

(38)临夏话“光杆名词+们”表有定

a.娃们的事成下了，尕独院住着呢。(孩子们婚事成了，住着小独院呢。)
b.衣裳们哈点着烧着哩。(我正在烧着(那些)衣服呢。)
c.手巾们哈搭起来给。(把毛巾搭起来。)

(39)临夏话“光杆名词+们”表无定

a.山上种的庄稼们不多，多头是果树们。(山上庄稼种得不多，大多是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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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年过哩，面们多磨下些儿。(快过年了，多磨点面。)
c.阳坡里青稞们种给些儿。(阳坡里种上一些青稞。)

生成句法学对复数的经典分析(Ritter 1991)认为，数特征(如[±PL])实现在数词投射的NumP这一层，它可以

通过一致关系或者特征核查，为[DP[NumP[NP]]]结构中的名词短语NP和限定词核心D0赋予该数特征。Borer
(2005)进一步提出，数词只对切分后的个体进行计数，英语的复数标记-s与汉语的量词处于同一个句法位置，

两者都表示切分功能，因此两者是互补的。

但是，Wiltschko(2008，2014)指出，不同语言中的复数标记的句法表现并不一致，它们可以区分为充当句法

核心的复数标记和表示修饰关系的复数标记两种基本类型。我们将其分别称为“核心型”和“修饰型”复数标

记。核心型复数标记实现在数词短语核心Num0的位置，名词的复数意义完全依赖复数标记的赋值，如英语

dogs的复数解读是复数标记-s对单数名词dog复数化的结果；对于拥有修饰型复数标记的语言，其名词通常表

示“通数”，复数标记只起到压制单数解读的作用。Wiltschko(2008：687)将两者的区别总结如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语和北美土著语言Halkomelem语的复数标记都属于修饰型，但是它们所附接的对

象不同：韩语的复数标记附接在名词短语nP上，但是Halkomelem语的复数标记则附接在词根层RootP上。我

们这里不对此展开讨论，请参看Kim和Melchin(2018)。
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符合修饰型复数标记的特征。第一，在甘青汉语中，除了在人称

代词之后，复数标记“们”的使用是非强制的。第二，光杆名词本身可以表示单数或复数，具有通数的特

征。“们”的出现也不将名词从单数意义转换为复数意义这一“复数化”操作。严格来说，甘青汉语的“们”

的语义是近乎冗余的。第三，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是一个修饰型复数标记，但是它附接于

DP层。

(40)[DP们[ DPD[ NumPNum[ ClPCl [ NPN]]]]]
第一，“们”作为一个DP附接语，它可以直接对出现在限定词短语DP中的不同成分进行操作，其中包括指

示词和疑问词等，如(41)所示。

(41)a.这个们/兀那个们(这些/那些)
b.阿哪一个们(哪些)
c.阿哪里们(哪里(复数))

指示成分“这个/那个”除了表示单数意义外，还可以表示复数意义。如(42)所示，“兀个”可以单独和名词

或和“N们”组合，均可表示单数或复数意义。这也说明这些限定成分的复数意义可以独立于“们”，这也是

“们”作为修饰成分的有力证据。

表1 核心型和修饰型复数标记的句法区别

强制与否

语义诠释

特征

句法位置

核心型复数标记

强制使用

单数和复数对立

[±PL]
数词核心Num0

修饰型复数标记

非强制使用

通数和复数对立

[+PL]
RootP，nP等附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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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a.兀个学生们是兰大的。(那个学生/那些学生是兰大的。)
b.兀个学生是兰大的。(那个学生/那些学生是兰大的。)

第二，数量短语中的复数标记“们”虽然在表层形式上出现在名词后，但是从结构上看，它其实作用于整个

数量短语NumP，而非简单地附缀于名词，如(43a)。换言之，只有结构[[三个尕娃]们]才是合理的，而结构*[三个

[尕娃们]]则不合理。即使当光杆名词独立使用时，复数标记“们”也作用于DP，如(43b)。
(43)a.[ DP们[DØ [ NumP三个[NP尕娃]]]]

b.[ DP们[DPØ [ NumPØ[NP尕娃]]]]
第三，就甘青汉语外围的方言(如兰州话和皋兰话)来看，母语者对数量短语和“们”共现的接受度不高，但

是在指示词短语中可以允许“们”的出现，如“那个地们、那些尕娃们”等。甘青汉语核心地带和外围地区方言

点在该结构上的语法差异，可以归结于“们”作为DP附接语在不同方言中对于限定词本身是否需要强制出现

有不同的句法要求。但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底层原因应该是其接触程度高低的差异。

综上，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可以和数量短语共现，“们”应被分析为修饰型复数标记，作用在DP层，因此

它并不会和量词在句法上构成互补关系。我们将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分析为DP附接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这进一步完善了Wihschko(2008)有关复数标记的句法模型。我们看到修饰性复数标记不仅可以作用于词

根或名词，在汉语中它甚至可以作用于DP。
5.结语

本文对甘青汉语中复数标记“们”的语义和“们”与数量短语的共现两个难题进行了尝试性分析。我们认为，

以往文献中提到的“单数表复数”只是“们”作为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的一种用法，“们”的真正语义是一个包括性

复数标记，它可以表示单数或复数或兼表单复数这三种可能，在不同语境中究竟优先获得哪种解读是由不同的

语用阻断机制所决定。就其句法性质而言，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们”是一个修饰型复数标记，在DP层运作，因

此它并不会和量词竞争同一个句法位置，从而可以解释“数+量+名+们”在甘青汉语中的合理性。

*“甘青汉语”主要指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从方言分区看属中原

官话秦陇片和陇中片(张安生2013：291)。甘青汉语也常被称作“河湟方言”，是一种与阿尔泰语言深度接触后

产生的汉语方言变体。甘青汉语的底层语为蒙古语等阿尔泰语，表层语为汉语(徐丹、贝罗贝2018)。本人于

2018年1月、2018年8月和2019年5月对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州方言的名词短语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发音

合作人为马希忠(回，老派)、马晓花(回，新派)和尹睿(汉，新派)等。新派发音人能区分老派和新派的差异，本文

语料以老派(回腔)用法为主。

注释：

①SGS原则也称为GSSG，即Greenberg-Sanches-Slobin Generlization(Allassonnière-Tang and Her 2019: 302)。该原则的原文表

述：If a language includes in its basic mode of forming quantitative expressions numeral classifiers, then[…] it will not have obligatory
marking of th plural on nouns.

②Haspelmath(2013)曾指出可选的复数标记在东南亚、东亚和澳大利亚特别常见，而完全没有复数标记的情况更常见于新几

内亚和澳大利亚。除了地区性的关联外，还有至少一种与一般形态类型的关联，即孤立的语言(即很少有词缀的语言)更倾向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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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标记。这一点在非洲尤其明显，西非的孤立语言大多为可选的复数标记或缺失复数标记(与孙晓雪个人交流)。
③蒋鲤(2017)还提出另外两种数量短语和复数标记“们”可以共现的情况：1)当数量短语的量词为集体量词时(如“群、堆”等)，

复数标记可以和数量短语共现，相关例子如“一群孩子们、两组学生们”等；2)当数词为约数或大数时可以，如“几百个同事们、十几

个同学们”。我个人对这些例子的可接受度极低，自己平时不这么说，因此对这些所谓的“反例”持保留态度。

④据兰州(市区)话母语者魏兴舟(新派)和皋兰话母语者王旭(新派)告知，(16)中相应的例子在其母语中均不能接受。他们均认

为，在其母语中“们”和数量词不共现是比较难以突破的原则。我们也跟兰州和皋兰的老派发音人进行了核实，他们对这些例句的

接受度也不是很高。我们不确定在兰州及其周边地区数量短语能否和“们”共现是否存在新老派差异或者个体差异。

⑤本文所采纳版本为Haspelmath(2013)的扩展版本：speaker＞addressee＞3rd person＞kinship terms＞other humans＞“higher”
animals＞“lower”animals＞discrete inanimates＞non-discrete inanimates。

⑥语言不是客观存在的直接反映，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严格来说，英语名词的可数性植根于离散性，但可

数/不可数这一语法特征和离散/均质这一本体论特征是彼此独立的(Rothstein 2010；Wiltschko 2014)。
⑦所引用例的用字与原文保持一致，如(18-21)，部分用字与现行用字习惯略有出入，比如“一呱”现记作“一挂”。“者”现记

作“着”。

⑧《临夏方言》(1996：155)认为，“阿爸们”这一类表达往往表示“阿爸这一辈人”，而不是指“阿爸一家人”。换言之，这类表达

只能表示“真性复数”，不能表示“连类复数”(参看吕叔湘(1985)对这两个术语的界定)。不过，根据我们的调查，(25b)既可以表示

“多个老师来了”，也可表示“老师和同学们(或其他相关人员)来了”，前者为真性复数，后者为连类复数。杨永龙(2014)也提到甘沟

话的“名+们”有类似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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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nches-Greenberg-Slobin Generalization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Mandarin Spoken in Gansu-Qinghai Linguistic Area

Li Xuping

Abstract：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Sanches-Greenberg- Slobin Generalization(SGSG, Greenberg 1972; Sanches
and Slobin 1973) by looking into the data of Mandarin dialects spoken in Gansu and Qinghai area. According to SGSG, clas⁃
sifiers and plural markers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SGSG can either be interpreted in a strong or weak way(Allas⁃
sonnière-Tang and Her 2019). To understand it in a strong version, languages are expected to either have a classifier system
or a plural marking, which leads to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typologically different languages, namely, classifier languages
and numbermarking languages(Greenberg 1972). When it is understood in a weak version, it is possible for a single language
to have both classifiers and a plural marker, which are syntactically complementary with each other(Borer 2005). However, it
is completely possible for classifiers and the plural-men(们) to co-occur in a single phrase in many Mandarin dialects spo⁃
ken in the Gansu-Qinghai area. In contrast with the marker-men in Mandarin, the counterpart in Gansu-Qinghai Mandarin
is special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it can be suffixed to almost all nou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individu⁃
al-denoting or stuff-denoting. It is even possible for abstract nouns to be pluralized by-men. Second, N-men is three-way
ambiguous-it can be interpreted with an exclusive singular reading, an exclusive plural reading, or an ambiguity between
singular and plural readings. Third, N-men is not bound to a definite reading, and it is definiteness-unspecified. To account
for these special properties, we argue that the plural marker-men is an inclusive plural in the sense of Krifka(1989) and Sau⁃
erland(2003), whose denotation includes both atoms and sums in the relevant set, and it is possible to block access to atoms
or sum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hich leads to a plural or a singular reading respectively. To account for the co-occurrence of
classifiers and the plural marker in Gansu-Qinghai Mandarin, we argue that the plural-men should be analyzed as a modify⁃
ing plural but not as a head plural(Wiltschko 2008, 2014). More importantly, the modifying-men does not adjoin to roots or
the NP, as reported in Halkomelem or Korean, but adjoins to DPs. As a result, the plural-men occurring in the context of
Num-Cl-N-men is supposed to be analyz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DP-men[DPØ[NumP Num[ClP Cl[NPN]]]]]. This account also cor⁃
rectly predicts that -men can be suffixed to demonstratives, interrogative words or proper names in Gansu-Qinghai Manda⁃
rin.

Key words：SGSG; classifiers; blocking effect; modifying plural; Gansu-Qinghai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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